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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之战开始以后，在金国人眼中看来，宋国真是本钱太厚了，在河北等地投降的宋军就有二十几万。随后，金国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宋国。　　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先是击溃了汴梁城外的二十万禁军，又是击败了姚平仲二十万大军。　　西路军则在太原城下大败...
　　宋金之战开始以后，在金国人眼中看来，宋国真是本钱太厚了，在河北等地投降的宋军就有二十几万。随后，金国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宋国。
　　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先是击溃了汴梁城外的二十万禁军，又是击败了姚平仲二十万大军。
　　西路军则在太原城下大败种师中，击败姚古、张璟等人，歼灭的宋军也有二十几万。
　　死的死，伤的伤，连续几个二十万了，也便是说宋金开战以来，宋国至少损失了八十多万大军。
　　八十多万，女真的男女老少合计也没有八十万。可是损失了八十万，对于宋国而言，只是伤筋动骨而已，只要他们愿意，明天就可以组织起一只达到二十多万的大军!
　　宋国人口真是太多了，杀得手都软了，可还是那么多!
　　第一次汴梁围困战，西路军停滞在太原城下，围困汴梁的只有东路军，这路金军才七万兵马，可是城内的汴梁禁军有二十万，临时招募的青壮又有十万之众，再加上陕西军来援二十多万，城内的汴梁守军堪称五十万。
　　五十万宋军，被七万金军围困住，难以出动。看似好笑，看似显得李纲无能，其实这是正常事件。
　　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最重视阵型，野战往往是摆下阵型，立稳脚跟，才能与敌军厮杀。而阵型未稳，处在散乱的状态，受到敌军突袭，很是危险，极有可能被彻底冲散阵型，全军大败。
　　比如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大军对决东晋七万大军，若是正常情况下交锋，前秦未必会输。只是苻坚太骄傲了，妄想着半渡而击，以为敌人都是傻子，就他最聪明。苻坚擅自将军队向后退去，结果引动阵型不稳，再加上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八十万大军太过臃肿，又缺乏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更无电台操控全军，再加上北府兵的强势突袭，等等。各种因素叠加，致使八十万大军的阵型，彻底变成了一锅粥。
　　八十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比八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更加危险，大军败得更快。前秦败了，败在阵型大乱。
　　同样，宋金大战，宋军要抗衡金军的铁骑，唯有摆成步兵阵型，层层抵抗;而金军要想战胜宋军，唯有冲破宋军阵型。一个守阵，一个破阵，谁先得手，谁就胜利。
　　汴梁围困战中，汴梁城墙很是宽广，宋军要将大部分的兵力用来守城，要出战的兵力有限。想要出击，兵力少了是送菜，兵力多了又是冒险。即便是后来有陕西军救援，也不敢出城野战。因为野战就要摆下步兵阵型，可是城门狭窄，宋军一次性从城门走出的士兵有限，想要布置下步兵阵型，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金军铁骑可能冲击而来，将尚未布置好的步兵阵型彻底冲散。
　　靠着骑兵的快速出动，强大的冲击力，宋军根本无力在城门下，或是没有胆子摆下阵型。难以摆下阵型，还打什么野战。以多围困少，这是一种围困方式;骑兵围困步兵，这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而断去粮食，断去水源，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
　　这时宋朝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
　　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当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和约，也不就是给辽国大量岁币吗!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吗!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由于东路金军兵力不足，最终在宋朝割地赔款之下决定暂时撤退，第一次汴梁之围解除。
　　第一次被围城后，宋朝不是没想过迁都，但迁都，意味着统治中心的移动，中央对于地方约束力的下降，会彻底破会强干弱枝的政策，轻则是藩镇割据，重则是国家分崩离析。
　　当年安史之乱，唐明皇西逃，迁都而去，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权威下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雏形;后来黄巢攻陷长安，唐皇再次西逃，则致使唐朝权威下降到了极点，果然没有几年，唐朝就灭亡了。
　　此时，陷入了僵局，进退两难。此时，宋朝割地、赔款、人质、和亲、称臣等，几乎是将朝廷的威严尽数散去，失去了威严，还能对地方形成有限控制吗?一旦迁都，局势更会彻底恶化，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不迁都，一旦金军再次南下，说不好就是一个死局。
　　就在宋国内部犹豫不决之际，金国已经决定再次南下。
　　1126年，西路金军攻陷围困近一年的太原后，经过休整，完颜宗翰自太原向汴京进攻，1126年11月22日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1126年12月4日，完颜宗翰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
　　东路军则在完颜宗望的率领下，于1126年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1126年12月4日，宗望诸军渡河，随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村南)、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12月10日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
　　1126年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1126年12月17日，西路军在完颜宗翰的率领下，也到达汴京城下。
　　另外，太原在失守后，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勤王之路。
　　说是阻断勤王之师，其实在陕西一带，已经没有了勤王之师。
　　两次河东救援战，彻底的耗尽了宋军的正规军有生力量。此时的宋朝，正规军已经是损失了八成以上。川陕一带留下的军队，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入伍时间较短的新兵，根本无力救援汴梁。
　　与其说是阻挡勤王之师东来，不如说是阻止宋钦宗跑路。
　　在辽金之战中，辽国的战力脆弱，可是辽帝的逃跑能力却是惊人的，不断从辽国东面逃跑到西面，金军连连追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逮住。
　　而这次，金军汲取了教训，锁住了潼关，锁住了西逃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宋钦宗向西跑路。一旦跑到京兆，或是入蜀，那时就不好抓了。
　　此刻，大势已成，已经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彻底的围困住了汴梁。
　　在第一次汴梁之围时，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兵力有限，只有七万多，攻城的活动只能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
　　而在第二次围城时，金军东西两路合攻，东路军全军增加到八万人，主要将领完颜宗望、完颜阇母、完颜昌、刘彦宗等仍在军中，只有郭药师以燕京留守的名义，留驻燕京。
　　西路军仍以完颜宗翰、完颜希尹、完颜娄室三大将为主副帅，完颜银术可等战将都属麾下，汉人高庆裔，时立爱为谋主，有七八万人参加第二次开封围城。
　　东西两路金军的兵力已过十五万人。此刻金军四面四面合围，陷东京汴梁于彻底孤立。
　　而宋朝这边，第一次围城时，开封原来的禁军加上西北陆续开来的勤王军，再加上临时拼凑出来的士兵，总数达几十万人。解围后，严重的经济苦难，无以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只能是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黄河南岸溃散，还有一部分被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因此，第二次被围时汴梁城内守军不满七万。
　　不是不想招募军队，而是没钱。
　　各地的勤王之师，数量已经很多，只是多是新招募的士卒，没有经过太长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可能金军一个冲锋就溃败了。而此时，让这些新兵去碰撞汴梁的虎狼之师，除了找死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勤王之师多是徘徊在汴梁附近的州县，却是难以再进一步。
　　身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墙太高，太厚了，根本难以攻克。就连一向善于攻城的完颜粘罕也是头疼不已。围困太原时，可以实行锁城之法，可是围攻汴梁根本无力施展锁城之法。
　　汴梁太大了，根本不是辽国的五京，太原之流的小城可比。
　　汴梁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在宋朝定为首都后，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
　　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
　　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
　　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合周七里余)。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
　　若是一味的强攻汴梁，即便是十几万金军精锐全部死光了，也未必能攻下汴梁城，幸运的是汴梁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太多了，巨大的粮食压力，在和平年代，靠着汴河的转运，还不是太困难;一旦到了战争时期，被掐断了汴河，断绝了外来的粮草，汴梁就会出现饥荒。
　　可能最后，汴梁不会被攻破，却可能被饿死。
　　攻陷汴梁的战略，重点不在于攻破汴梁的城防，而是消灭外来的援军。只要是援军灭了，汴梁可能不战而降。
　　汴梁失守，已经成为了定局。
　　看了历史书，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很是模糊，似乎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忽略这一块。
　　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宋朝君臣留给后人的印象无非两点：弱智与软弱。
　　软弱可以理解，宋朝文人太多，文人多缺乏勇气。可是脑残就不能苟同了，身为朝廷重臣，哪一个不是步步拼杀上来，勾心斗角不断，决定不脑残。他们可能不懂军事，可能犯下诸多错误，但是绝对不脑残。
　　关于靖康之耻，历史记载很多，评论也很多，无非是说，皇帝无能，军队不给力，或者是投降派投降，或者是金人凶残等等，却是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的背叛，军队的背叛。
　　历史，是文人写成的，文人也掌控者历史的话语权，关于文人的诸多负面的信息，也是被掩饰，美化，甚至是曲解!
　　比如，历史上写到李纲是抗金英雄，似乎是因为他被驱除，才导致抗金失败，才导致靖康之耻。史书也是把他写成诸葛武侯，似乎谈笑之间，金军尽数灰飞烟灭。
　　其实，李纲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汴梁二十万守军守城，八万金军攻城，结果是勉强保住城池。在援救河东的战略中，李纲也是屡战屡败，精锐尽数覆没，最后遭到贬福建。
　　他一直主张坚守汴梁，反对迁都，而不顾及实际上汴梁的危局，最后酿成了恶果。
　　同样是身为主战派，他却与种师道不和，导致抗金派内部分裂，致使局势崩坏。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当也仅仅是如此，没有史书上说得那样厉害。
　　有人怪宋徽宗，的确，在宋朝，皇族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们不参军，也不从政只是如寄生虫一般的活着，而历代的宋朝皇帝也是忌惮皇族，深恐夺位。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皇帝驾崩，又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一个远离与政治的皇族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结果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宋徽宗一直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的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就像许多人也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大学，可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计划依旧是计划，没有最后实现。
　　宋徽宗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实践中才发觉，他有些眼高手低，国事之艰难，远远的超过了写诗作画，事事不如人意。
　　在一系列打磨之后，渐渐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而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才干，可是至少忠心，可以替他解决麻烦事。
　　比如，在历史书上说宋钦宗软弱无能，任用投降派，赶走李纲，屈辱求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在甚至是到金营求和，最后不归。似乎宋钦宗，就是一个废物、脑残，智障患者。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宋钦宗一点也不脑残，也不是废物。任用投降派，是因为满朝上下，十个人七个都是投降派。不任用投降派，等于是将七成的大臣排斥出朝堂，轻则是朝堂动荡，重则是皇位不保。
　　赶走李纲，是因为河东兵败，河东兵败赶走了一大群人，也不在乎多他一人。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不是宋钦宗不知道秋防重要性，而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火耗严重，根本无力秋防。
　　历史上，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是，金军威逼汴梁城下，外城一个城门失守。那时金军要求议和，要求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到金营谈判，结果到了金营结果被扣押，签订了降表，最后被押到了金国当奴隶。
　　世人总是会说，宋朝的这两个皇帝，脑袋有问题，好好的不在汴梁呆着，为何要去送死。
　　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去。因为满朝大臣都是要求他们前去议和，他们不得不去，若是不去，轻则是发生兵变，重则是“莫名其妙”的死去。
　　在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尽管有时士大夫的意见是错误的。
　　宋朝皇帝，是士大夫权力的代言者，必须是符合士大夫利益，尽管很多情况下，士大夫利益与大宋利益相冲突。
　　在汴梁危机的时刻，面对金军入侵，士大夫利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存士大夫利益，他们不得不抛出弃子，而宋钦宗、宋徽宗就是弃子。
　　而大宋一朝，与其说是皇帝掌控着军权，不如说是士大夫掌控着军权。
　　那时，两位宋朝皇帝只能是识时务，前往金军，献上降表，甚至是被押解而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们若是誓死抵抗，可能不等城破，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死去，或是被暗杀;或是被献给了金军。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军队腐败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朱重八降临，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大宋空有百万大军，可是却不能保卫首都，导致首都沦陷，半壁江山丢失。为何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僚、司法、教育，乃至是军队，都是腐败到了极点，根本无力回天。此时的宋朝出现了一个现象，反腐败是找死，不反腐败是等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一个国家将要灭亡，远远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支撑不倒的。大宋将要灭亡了，试图充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必然是悲剧的，种师道不行，李纲也不行，皇帝自己也不行。
　　想要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运气不好，就是李鸿章、慈禧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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